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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要摒弃以往只重视“赡养”的养老思路，要将老年人口看作
劳动力和资源，并创造有利条件把老年人力资本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建议落实延迟退休年龄、开展
全生命周期培训、深化教育改革、延长健康预期寿命，以及加强“普惠”式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阻
断老龄阶段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和消费力递减曲线，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赢得主动权和
时间，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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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of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we should abandon the old
idea of just paying attention to“support”the elderly，instead，we should regard the old － age population
as labor and resources，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transform the old － age human capital into real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delay the retirement age，carry out the whole life cycle
training，deepen the education reform，extend the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nd strengthen the“universal”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policy measures so as to break the diminishing curves of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human capital，and consumption power in the aging stage，catch hold of opportunity window of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ping with the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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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联合国最新预测，2015 年至 2050 年世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

长率达到 1． 59%，发达国家老龄化年均增长率为 0． 93%，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老龄化年均增

长率为 1． 99%，而中国老龄化年均增长率为 2． 39%。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50 年中国人口老龄

化率将高达 35． 1%。这一数据将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2． 2 个百分

点、18． 7 个百分点和 13． 8 个百分点。虽然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但只要准确把握老龄化发展规律，

通过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让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上老龄化的步伐，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与老龄

化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解决。具体来说，我们要转变养老观念，转被动应对养老为主动开发

老龄红利，将经济增长转换到生产率驱动轨道。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既无须杞人忧天，也不应无

所作为。本文通过解析老龄社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条“递减曲线”，分析老年人就业和消费的

基本特征，揭示制约老年人口红利开发的相关因素，并提出阻断三条“递减曲线”的政策建议。

一、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

老龄化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从全球范围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无不在养老问题上遭遇挫折。因此，面对我国老龄化问题，必须把握住老龄社会发展规律，

通过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寻找老龄化应对之策。

图 1展示了 1950—210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趋势。从图中我

们看到老龄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共同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所谓共同性是指全球几乎所有的国

家都在经历人口老龄化过程。从图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都

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局面。而长期性则是指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正如图形所示，在

2010—2100年这个长期间，所有的国家无论贫富都要走向老龄化。随着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面

临的挑战也逐渐严峻，而且到 2100年我们也看不到任何逆转的趋势，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图 1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老龄化趋势

·3·

第 1 期 蔡 昉:阻断“递减曲线” 应对老龄化挑战



“未富先老”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从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金字塔图来看，发展中

国家目前还是一个底座较大，因而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还具有人口“金字塔”本来的特征。但是，

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不一样了，更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图 2)。我国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时候，人口年龄结构却已经与发达国家类似，呈现出典型的“未富先老”型人口

特征。

图 2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应对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的挑战，需要我们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养老理念创新，应摒弃以

往只重视“赡养”的思路，而是要把老年人口看作资源、劳动力、技能和人力资本，同时还要创造条

件把老年人的人力资本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换言之，以往只重视“赡养”的思路无法解决中国养老

问题，更无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在养老理念创新的基础上，养老实践也应同步创新。

创新实践是指全社会的努力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努力，形成一个合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构造新

的格局，从增量和存量上提高未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

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从而使中国经济未来具有一定的潜在增长率，保持增长速度在合

理区间。概而言之，唯有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才可能把老年人真正变成资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

做出贡献。

二、人口老龄化与三条“递减曲线”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出现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和消费能力递减等现象，它

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老龄社会的三条“递减趋势”。对于“未富先

老”的中国国情来说，这三条曲线表现得更加突出，且有自己的形成原因，并且可以从中找到应对

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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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参与率递减曲线

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衡量人们参

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是指 16 ～ 65 岁或者 15 ～ 59 岁或者 16 岁以上人口。

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有什么特点呢? 从 16 岁开始到 65 岁或者上不封顶，随着年龄的提高劳

动参与率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16 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概在

50% ～60%之间(图 3)。然而，在不同的年龄段上劳动参与率变化很大，形成了一个倒 U字形的曲

线，在 30 岁到 50 岁之间是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时候。50 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便迅速下降，55 岁便下

降到平均水平，而且从此呈现直线下降。在任何国家都存在随着年龄的提高劳动参与率下降的现

象，但是，在我们“未富先老”的国情下，这个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也来得更早。

图 3 劳动参与率年龄变动趋势

把这个横截面上的特征转化为长期趋势看，从 2010 年到 2050 年是人口不断老龄化即老年人

口比重迅速提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 从图 4 可以看

到，16 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也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整体劳动参与率是

下降的，这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时间点的横截面图形是一致的。图 4 中还显示了 15 岁到 59 岁

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情况。从长期看，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固然略有提高，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总量是下降的，因此，这部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并不能够抵消该年龄组人

口减少的效果，因而也不能产生劳动力供给提高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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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6 岁以上人口与 15 ～ 59 岁人口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

除了劳动参与率提高之外，预期健康寿命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的增多

和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还是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结果。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健康寿命相应更

长了，这就为老年人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和引擎提供了基本保障(图 5)。有人认为，老龄化

社会的创造力会下降。这并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应该以年龄、性别、种族

以及其他人口因素作为标识，得出哪个群体创造力更高或更低。

图 5 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的趋势

如果观察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变化趋势，无论是物理学、化学、医学或生物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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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硬科学，还是经济学这样的“软科学”以及文学等人文领域，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总体上呈现出逐

年提高的趋势。虽然这不算是一个有力的论证，但是，我们应该立足于老年人并不一定创造力降

低，因而也不应该把老龄化社会与低创造力画等号。老年人完全可以在创造力上具有优势，但是，

我们仍然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把这个潜在的创造力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

(二)人力资本递减曲线

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确存在着受教育程度与年龄之间的相关性。这个

现象是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例如，图 6 显示的是中国分年龄受教育情况的分布。从图中我

们看到，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程度趋于降低。这种关系并非一个永恒的规律，而是一个阶段性的

现象。

图 6 不同年龄段受教育人口百分比变动情况

图 6 显示的是从横截面来看，每一个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构成。显然，年轻的人群受教育

程度是非常高的，高中、大学、研究生都占有相对大的比例。随着年龄增长，平均受教育水平越来越

低。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以仅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重作为观察对象，一个年龄组的小学教育程度人

口比重越高，说明该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这是因为，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该过程

中新成长的劳动力，每一代人或者每一个队列的人群，都比上一波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这其实也

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过去几十年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改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

新成长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会放慢。

我们再把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做一个比较，看一看“未富先老”给我们带来的特殊挑战，因而

在人力资本递减曲线上面呈现的突出特征(图 7)。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 24

岁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最高以后，年龄每增加一岁，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会有所下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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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则不一样。由于其教育发展已经持续很多年，教育扩张的一代人也已经

老龄化，因此，在不同的年龄段上，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基本是一样的。

图 7 中国、美国、日本受教育程度随年龄变动趋势比较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酝酿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但是很多当事人即

职工本身并不愿意。原因就是那些临近退休的职工，人力资本不适应岗位对技能的要求。在美国，

企业想要雇用一个 24 岁的年轻人，如果雇不到的话，常常可以去雇用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因为仅就

受教育程度来说，每个年龄组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该岗位不涉及与年龄相关的体力要求，老

年人口也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对于中国目前而言，情况却不大一样。中国的雇主想要 24 岁的

年轻人，如果由于劳动力短缺而雇不到，而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可能因人力资本不符合岗位要求，企

业不愿意雇用他们。或者，在临近退休的年龄上，部分职工已经不是企业所乐于雇用的对象。这就

是延迟退休年龄这项改革当前面临的难点，也是人力资本递减曲线的一种实际表现。

(三)收入和消费力递减曲线

第三条递减曲线，即收入和消费能力递减曲线。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说，随着年龄的提

高，个人资历使其工资较高，同时财富积累也越来越多，因此相对是比较富裕的群体。换句话说，老

年人总的来说比年轻人更富。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随着年龄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却有所下

降。无论是不爱消费或者不敢消费，或者其他原因，总之，老年人的消费比年轻人更少，因而有的学

者将其称为“退休消费(减少)之谜”。

为什么老年人有钱反而不消费? 图 8 是中国的人均消费、人均收入随年龄变化的情况。图中

显示人均消费随年龄增长的变动情况，呈现一定的向下倾斜趋势，即随着年龄增长消费有所降低。

不过，中国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阶段上，工资水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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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年轻人得到的工资其实比他们的父辈要高。也就是说，中国老年人消

费力不强的道理很简单，即收入水平随年龄而下降。图 8 显示的各年龄段人均劳动收入，其实也就

是集中在 20 岁到 60 岁之间，顶峰在 30 多岁的时候，60 岁以后便基本没有劳动收入了，而非劳动

收入如转移性收入其实很有限。由此可见，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是人均收入随着年龄的提高而

降低，因而老年人的消费力下降也是必然的，这是一般规律加上中国特色的结果。

图 8 年龄增长、财富积累与消费力下降

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上，老年人和年轻人在消费上有什么不同特点呢? 由于消费的特殊性，

我们很难从个人的消费来衡量，需要从家庭消费来进行比较，才能看出差异性。我们将家庭分为老

年型和年轻型，两类家庭的消费情况呈现于图 9。

图 9 年轻型家庭与老年型家庭消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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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9 可以看出，年轻型家庭的消费特点是，与就业相关的消费类别占比较高，老年人在这方

面大幅低于年轻人。同时，与教育相关的消费，老年人更显著低于年轻人。老年人的食品相关消费

略微高一些。最突出的是，老年人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方面。总的来看，中国老年人的消费

水平比较低，且有其与年龄相关的特殊性。

三、如何阻断递减曲线

应对老龄化需从三条“递减曲线”入手，设法阻断或减缓曲线的递减程度，以此缓解老龄化的

压力，为经济发展赢得时间。那么，通过什么政策举措打破或者延缓这些递减曲线呢?

第一，渐进提高退休年龄是必不可少的政策举措。我们可以观察三种不同实际退休年龄的情

形，分别为 55 岁退休、60 岁退休和 65 岁退休。图 10 呈现了三种情形下 2000—2050 年中国老年人

口赡养比的变化情况。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是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因为无

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上，只有前者才有实质意义。

图 10 三种实际退休年龄的赡养比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前按照 55 岁的实际退休年龄，赡养比即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之比为0． 46。

虽然法定退休年龄是女职工 55 岁，男职工 60 岁，以及诸多不同的情形，实际中的平均退休年龄大

体在这个水平上。如果以这个赡养比作为参照系，假设其具有可持续性，十年后即到 2030 年，就必

须得 60 岁退休即延长 5 年退休，才能保持相同的赡养比。再往后，60 岁退休也不能维持这个赡养

比，到 2050 年，至少要延迟到 65 岁退休才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发点十分重要。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着眼点有二:一

是从养老金可持续性出发，着眼于提高养老金发放年龄;二是增加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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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劳动参与率。同样的事情，出发点不一样，做法也就不一样，遇到的阻力也可能不一样。如果

从推迟养老金发放的思路推动改革，可能就会遇到很多阻碍。

第二，开展全生命周期培训工作。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和就业能力难以应对正在加

速的产业结构调整，更无法适应新技术革命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生命周期

的教育和培训，在每一个年龄段上都应该有适应性的教育和培训。我们以农民工群体为例，来看农

民工教育程度与三个产业岗位需求之间的关系(图 11)。

图 11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三产岗位需求之间的关系

如图 11 所示，我们把农民工随着年龄变化的受教育年限分布，与现在不同产业中不同类型的

岗位对这个人群的需求做一个比较。从目前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基本与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匹配。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以及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

的岗位将越来越多，当前的农民工就不符合其人力资本要求了。其实，不仅目前农民工人力资本现

状不符合产业要求，当前的城市职工同样也不符合要求。如果不能改变劳动者特别是年龄偏大群

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他们就会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

第三，着眼于更长远的教育深化和教育改革。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发展迅速，人口平均受

教育程度提高得也很快，因此，随着新劳动力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用人力资本增量来改变存量的

效果也很显著。但是，2010 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而 2017 年之后，经济活动人口也变

为负增长。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新积累的人力资本增量同步减少，改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困

难，改善的速度也就减慢。此时，通过教育深化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义务教育

已经实现毛入学率 100%，现在则应该朝两端去深化，譬如把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都纳入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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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如果资源有约束，笔者建议优先把学前教育纳进来。

经济理论和现实经验都显示，教育跟别的产业不一样，教育投资会带来两类回报，一类叫私人

回报，即家庭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投资，将来孩子在劳动力市场挣钱回报给家庭;一类叫社会回报，家

庭得不到这部分回报，而是教育的这个性质表明对社会有益。研究表明，社会回报率的高低和教育

阶段是相关的。如图 12 所示，图中曲线代表教育阶段、类型与社会回报率之间的关系。越早期的

教育阶段，如学前教育，其社会回报率越高。社会回报率高的领域应该政府买单，因此，政府的教育

投资应优先考虑学前教育。

图 12 教育投资年龄与教育的社会回报率

第四，延长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预期寿命越长意味着健康寿命越长，但是两者也有不一致的

部分，所以要着眼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寿命。毋庸置疑，健康寿命越长，老年人劳动参与率越高，成

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功能发挥得越充分，我们延长实际退休年龄的意图也就越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支

撑，越有劳动者意愿的基础。中国已经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应该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在健康领域

更多投资。可以预见，在预期健康寿命领域上的投资能获得很高的社会回报率。

第五，加强“普惠”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劳

动力市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可能老年人会遇到就业歧视，另一方面老年人就业更

容易受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此时，不能因为有这些潜在的冲击，就放弃提高劳动参与

率的努力。相反，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众所周知，瑞典等北欧国家实行被人

们称为“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保障模式，曾被批评了多年，近年来人们发现真正管用的还是这

种模式。因为牢固的社会安全网，可以从社会层面对人的基本生活进行托底。图 13 展示了 35 个

OECD国家劳动生产率与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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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劳动生产力与社会支出占 GDP的比重间的关系

图中所显示的这种正相关关系，背后具有一个重要的含义，也就是说社会保护越是充分，国家、

企业和个人就越是能够接受创造性破坏，创新活动就更加充分，创业活动也更加活跃，更多的企业

进入市场竞争之中。有竞争就会有企业的进入退出和生死存亡，一旦社会保障网络对劳动者在社

会层面进行托底保障，创造性机制就仅仅产生创新激励，却不会对人们的基本生活造成损害。由此

可见，要让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必须加大普惠性的社会保障，构建一个牢固的社会保障

网络。

［责任编辑:刘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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